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語文競賽台語朗讀題目
一、細漢的時陣
二、牛墟
三、水牛恰白鴒鷥
題目：一、細漢的時陣                劉秀珠改寫
會記得細漢的時陣，若拄（tú）著歇（hioh）睏日，阮兄妹仔定定（tiānn-x）相招做夥轉去阿媽兜tshit-迌。阮阿媽家己一个tuà 佇（tī）庄跤，逐（ta̍k）擺看阮轉--攏真歡喜，攢（tshuân）真濟物件予（hōo）阮食。厝邊毋是親情就是親堂仔，有真濟囡仔伴，會使講，去阿媽兜有食閣有掠。 

阮阿媽兜種誠濟果子，有釋迦、蓮霧、龍眼、葡萄、那茇仔，四邊閣（koh）種燈仔花做籬笆，埕尾種一篰（phō竹仔，雞母tshuā雞仔囝（kiánn）佇竹仔跤啄粟（tshik）仔，一寡查poo囡仔誠孽（gia̍t），刁工揭（gia̍h）掃帚共雞仔趕來趕去，予規陣雞仔沿路嘓嘓（ko̍k-x）叫，沿路走、沿路飛，實在真心適。 

門口埕東爿（pîng）有兩欉蓮霧，逐年攏生真厚，蓮霧若大出，親情五十大細漢齊（tsiâu）振動，大漢--的負責挽（bán），細漢囡仔捾（kuānn）鉛桶承（sîn）。較低就夯（giâ）椅頭仔架跤（khuè kha），較懸（kuân）--的挽袂著，就用竹篙托（thuh），抑是用絞（ká）--的。有tang 時仔無托著蓮霧，煞托著烏趖趖的刺毛蟲，跤手慢鈍閃無離--的，予刺毛蟲落踮身軀，連鞭就癢（tsiūnn） kah擋袂牢（tòng bē tiâu）。毋閣蓮霧真甜、真好食，逐个毋驚死閣繼續挽。 

阿媽兜頭前有一條溪仔，溪岸有一寡石頭。熱--人的時，細漢囡仔穿短褲節仔（tsat-á），佇水較淺的所在掠魚、撈（hôo）蝦仔佮摸蚋仔，定定耍（sńg）kah規身軀澹漉漉（tâm-lok-x），正港是「一兼二顧，摸蚋仔兼洗褲」。較 大漢的初中生、高中生，就划竹棑仔耍，有的規氣褪衫比賽泅水，有的會藏水沬（bī），有的頭浮佇水面做狗仔泅，雄雄若有水蛇bùn--出來，逐个就走kah-pué 尾溜。另外一爿（pîng）有幾个查某人正手揭（gia̍h）一枝柴棍仔，倒手捾一籠衫仔褲，各人揀（kíng）一塊大石頭，那洗衫那開講。溪仔頂懸（kuân）有一板（pán）橋，倚（uá）橋邊遐（hia）踏水車，查poo--的較有力，輪流踏水車。 

阮阿媽兜門口埕真闊，稻仔若收了，厝邊頭尾攏來借大埕曝粟（pha̍k-tshik），逐（ta̍k）个那曝粟那講笑詼；那趕粟鳥仔那注意天氣的變化，看天烏陰咧欲落雨，逐个趕緊共粟仔掃規堆，用布袋貯--起來，逐个鬥相共扛入去厝內，若無，拄著西北雨淋澹（tâm）--去就害liú-liú--啦。 

有一擺，遐鬧熱，我放學了後，中晝頓食飽，共阿母討五角銀，家己一个先去縣政府頭前的車牌仔跤等車。等一搭久仔車就來--矣，逐个攏上車了後，車就駛振動--囉，車掌開始隨个仔隨个收車錢。著我的時，我就共五角銀lu予--伊，彼 个車掌小姐目睭 lio̍h--一下就講：「囡仔！欠5角。」我毋相信：「莫騙--我，頂禮拜才坐--過咧！」伊講：「無騙--你，今仔日開始起價。」聽了後，規个人攏憨（gāng）--去。逐擺去阿媽兜，轉--來的車錢攏是阿媽予--我的，身軀無半sián 錢，欲按怎？徛佇我後壁，一个揹冊包的學生看我憨憨（gāng-x） 就欲替我出。坐差不多10外分--矣，看著路邊的水壩（pà），較緊共司機講欲落車。落車了後，tshuē近路行細條田岸仔路，行到阿媽兜，猶誠早--咧，工人才咧搭戲棚 niâ。我行入去灶跤，阿媽當咧無閒，叫我貯一碗米篩目食。米篩目食了，無代誌做，我就四界耍（sńg）、四界趖（sô）。
題目：二、牛墟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傳洲改寫
古早，牛是台灣人上重要的作穡（tsoh-sit）伴，牛會犁田、拖車、駛石碾、挨塗壟（e-thôo-lâng）…便若較粗重的空課攏愛伊鬥做。伊攏是恬恬仔搰力（kut-la̍t）去做，予（hōo）人真感心。這種性嘛真成（sîng）咱台灣人，毋才講咱是「台灣牛」。 

買牛愛去佗位掠--呢？牛隻買賣的所在號做「牛墟」。佇三、四十冬前差不多各地頭攏有，較出名—的有彰化寶斗（北斗）、雲林北港、台南善化佮鹽水、高雄岡山。這幾庄是嘉南平原交通較利便的大庄頭，牛的買賣有較濟。進入工商社會了後，機器（hâi）代替耕牛，牛煞（suah）愈來愈少，牛墟生理愈來愈bái，就一跡一跡關關--起來，tsit-má看會著--的，差不多賰（tshun）北港牛墟爾爾（niā-x）。 

北港出名媽祖婆，每年香客上千萬，人來客去濟kah若魩（but）仔魚，鬧熱時是人揳（kheh）人，按呢毋才北港街仔的特產行滿滿是。有名的是麻油、塗豆油、新港飴（î）。北港牛墟也才（tshiah）無予人giat-láu 捙畚斗（tshia-pùn-táu）--去。 

牛墟是佇北港大橋跤，逐（ta̍k）個月的三、六、九開市，三工開一擺，一个月有九市。開市彼工，各地牛販仔共牛載來遮（tsia），到七、八點，人愈積愈濟，買牛的、賣牛的、看鬧熱的、做生理的，唅牛嗎嗎叫的聲，規牛墟沖沖滾。 

想欲掠一隻粗勇有牽挽（bán） 的牛，無遐呢簡單。買的愛相hoo真，聊聊仔看，勻勻仔揀。代先，共手伸入去牛喙內，喙齒愈濟牛愈老。閣來看生張，bái牛厚毛、瘦牛厚骿（phiann）骨，皮光滑、肉結實，跤腿粗牛蹄圓閣厚。看牛的行踏，蠻牛厚屎尿，若有抽才 有行，這種牛做空課袂（bē）合軀。 

上尾是考車，這是對牛上大的考驗。拄起頭，叫逐（ta̍k）个起--lih牛車坐，規車疊kah滇洘洘（tīnn-khó-x），閣共（ koh kā） 牛杙仔（khi̍t-á） 插佇咧車輦（lián）縫，予車輦（lián）袂輪轉，這陣牛販仔籐條揭（gia̍h） 懸懸（kuân-x），大力摔（sut） 牛，無論坐車頂抑是圍邊仔看--的，攏配合牛販仔的籐條頭，合齊喝（huah）聲，共牛鬥催，喊（hiàm）伊出力拖。這會當試出牛的力頭佮耐性。也有現場犁田、校（kah） 車。買賣雙方若有佮意，就現交錢，會使現共牛牽--轉去。 

細漢的時，規群囡仔相招去牛墟 tshit-迌，彼陣有賣牛佮牛車用--的農具、穿--的、食--的，也有拍拳頭賣膏藥--的、講譀（hàm）古--的，牛墟真鬧熱，聽講生理上好的時陣，一工會當賣幾若百隻牛。猶會記得有一个講譀古--的，共阮這群囡仔講過一个（ê）笑話，伊問講：「囡仔兄，囡仔兄！恁知影北港溪下爿（pîng）彼庄是啥乜（mih）庄頭--無？」 

阮相爭應講：「啥人毋知是六跤殿！」 

伊講：「六跤殿無毋著，啊六跤殿的東爿（pîng）彼庄--咧？」 

阮講：「是新港--啦！」 

講古--的才開始講：「著--啦！就是新港。新港庄有一个（ê）中年人，唅厝邊同齊，各人擔一擔番藷來北港賣，番藷賣了--矣，行過查某間，看著姑娘生做媠（suí），予（hōo）人 招--入去，錢煞開了了，到中晝，腹肚真枵 （iau），無奈何（ta-uâ）落去北港溪捧水啉（phóng~lim）。 

到e-晡轉去厝--裡，某問--伊：『你食--未？』 

伊細聲細聲講：『有--啦，有食一粒肉粽。』 

同伴攏真奇怪，問--伊：『啊明明就無看你食，你哪講有食？』 

伊講：『煞毋知三捧水抵（tí）一粒肉粽額。』」 

予（hōo）阮一群囡仔笑kah東倒西歪。      
題目：三、水牛佮白鴒鷥                 甘露改寫
有一隻白鴒鷥，對（ùi）足遠足遠的所在飛來到咱台灣。這逝（tsuā）路伊飛過闊莾莾的海洋、飛過青菱菱的島嶼，佇刺疫（tshiah-ia̍h）的日頭跤，伊看著白色的湧崙仔，一崙一崙（lun）拍佇百外尺的石頭邊，海湧的聲伴伊飛過若（ná） 像欲去太平洋冒險的龜山島。就按呢，伊毋甘歇（hioh）睏，一直飛、一直飛。 

「就欲到位--矣！就欲到位--矣！規半冬無看--見的老朋友，毋知tsit-má好--無？」白鴒鷥那飛心內那咧想：「哇! 今年遮（tsia）的水比往（íng）年較濟，嘛比頂年較清氣，我轉--來矣！我轉--來矣！」 

白鴒鷥又閣轉來到伊懷念的故鄉。 

「Hmh，頭前有一窟水，緊飛來共身軀洗洗咧。」白鴒鷥是真愛清氣的鳥仔，便若有閒（îng），伊攏佇水邊洗身軀。 

「這幾冬遮的自然環境那來那好--矣，涼涼的風--裡有芳芳的草仔味，靜靜的水--裡有爍（sih）咧爍咧的魚鱗（lân）光，按呢才是生湠的好所在啦。」白鴒鷥那洗身軀那掠魚仔食，閣那呵咾（o-ló）這个所在。 

「有夠好食--的啦！有夠好食--的啦！這逝路.路頭真遠，飛來遮，講實在--的，是有較忝頭--淡薄仔，毋閣誠價值。Hmh，頭前有一隻豆仔魚，算好運，我都食飽--矣，毋閣，heh~heh~，共你創治--一下。」 

豆仔魚看著白鴒鷥，頭斡（uat）咧，衝衝磅磅（tshóng-x-pōng-x） 那泅水那跳水，想袂到無拄好，煞跳入去佇水池仔咧浸水的水牛鼻孔內底。 

盹龜（tuh-ku）的水牛予豆仔魚拍精神：「哈啾！哈啾！當咧好睏，是佗一 箍（khoo）青仔欉烏白挵（lòng）、烏白泅，來佇我鼻孔內硞硞鑽（kho̍k-x-tsǹg）？」 

白鴒鷥：「水牛兄，水牛兄，真久無看--見矣，你最近kám好？是我佮豆仔魚咧耍，失禮啦，共你吵--著。」 

水牛：「是白鴒鷥噢！你tang時轉--來的？足想--你呢。這暫仔好是好啦，毋閣無你來鬥清身軀，規身軀足癢（tshiūnn）--的咧。」 

水牛話都講猶未煞，白鴒鷥隨飛起去水牛尻脊骿（kha-tsiah-phiann）頂仔，替水牛清身軀。 

水牛：「Bok! Bok! 規身軀誠輕鬆，白鴒鷥，猶是你上知影我佗位仔癢，老朋友就是老朋友啦。」 

「到今你才知！水牛仔兄，你有較好--矣hōnn？我來去走--矣。」 

水牛：「小等--咧啦！我有話欲共你講。」 

「天欲暗矣，我欲緊來去看我的岫（siū）猶有佇--咧無，有啥乜（mih）話明仔載才閣講--啦 。」白鴒鷥又閣袂等咧水牛話講煞，phiú--一下，隨飛kah無看見影。 

「伊的個性一屑仔都無變。噯！最近有一个歹心的人，用二、三十尺的網仔咧張（ tng） 鳥仔，白鴒鷥毋知會去拄（tú）著危險--袂」             
